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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宴（壹）：步步杀机》

自序

《帝宴》是我继《江山》、《歃血》之后创作的第三部新历史小说，但并非我的第三部作品。

写小说本源于冲动，写自己想写的，写自己那个天马行空、与朋友同喜同悲的世界。写新历史小说却在

于规划，多了层束缚，却让我有机会沉淀下来，深化自己的世界。

任何事情都和卦象一样，有几面，关键是我们如何来看。

我始终认为，写小说的时候，心中没有冲动、连自己都无法触动的小说，算不上好小说。

幸好我还有冲动，冲动得想到要写的时候，就会内心战栗。幸好我还会在静寂深夜听着一首歌曲时，写

得泪流或笑容满面……

没有任何一本书会满足所有人的观感，但能记录、激起某些人某日某点心灵的琴弦，那就有了存在的意

义。

三部小说的历史背景，选的都是好像耳熟能详、却又被迷雾掩盖的历史年段——最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总想写一下那历史真实存在、却有意无意被忽略的人物，总想写一下那史书中如跳跃的精灵、让那尘霜

刀笔也掩盖不了的人物。

于是有了江山，讲述大唐前，慷慨激昂的隋末英雄抗争谱；于是也有了歃血，讲述宋朝所谓璀璨文臣的

光环下，那些真正可以保家卫国武将的血泪史；于是也有了今天的《帝宴》……

新历史绝不是历史，也不是故纸堆，当然可以更离奇、更有趣、甚至很多地方可借助武侠、玄幻甚至神

话的写法，写得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帝宴》在我看来，也是一本超越想象之作。当然朋友现在只看到了半部，如果你能读完全文，你会发

现，或许你就算想象，想得也完全都是两样。

也许这才是新历史小说真正的魅力所在。

想象至关重要，人类有了想象才会发展，没了想象，就没有了未来，或许也不会有什么历史。

《帝宴》写的是元末明初近六十年的历史脉络，写作灵感源自唐朝《长短经》的一句话，“匠成舆者，
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

一句话的灵感当然不能直接变成小说，写个百来万字数的新历史小说，照我的惯例，要查几百万字的历

史资料才够。

可朋友们显然不必去查历史，你们可以把《帝宴》看成一个故事，当然了，你如果知晓那六十多年的历

史，可读出更多内容和趣味、甚至震撼，但你不了解也无妨，因为我们写的毕竟是新历史。

让更多不了解历史的人通过新历史小说，而去了解历史。甚至对那段历史产生探索研究的念头，或许这

才是新历史小说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

最后，先要感谢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的总裁袁杰伟先生，因为他的宽厚和包容，才有了今日的墨

武。还有要感谢的当然就是正在阅读这本书的朋友，有了你的支持，墨武才能继续走下去。谢谢！

《帝宴》三稿校对后 2012年4月



第一章  奇　事

细雨蒙蒙，润湿了大地的春泥。江南正是杏花烟雨美人如歌的季节，顺天府的雨儿却还带着沁心的寒

冷。

雨雾烟尘中，长街起了喧嚣，自从天子下令将要迁都顺天府后，这北方本是肃杀的边城，一日繁华过了

一日。

喧嚣声中，雨丝落得更欢。顺天府内外，渐渐沸腾起来，只有其中的庆寿寺一如既往的兀立，红墙内的

高塔冷漠地望着苍生。有百姓到了庆寿寺前，均不自禁地屏住呼吸，低头匆匆忙的路过。

遽然间，嗡的一声大响从寺庙内传来，扰了迷雨，醒了春梦，吓得有个挑着担子的百姓跌坐在地上，筐

里的馒头滚了一地，他领的孩童似乎也感觉到不详涌来，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那百姓神色张皇地望了眼寺庙，顾不得收拾馒头，一把捂住了孩子的嘴，横抱着孩子就要离去，可才跑

了没几步，就如桩子般立在地上，浑身颤抖起来。

长街尽头，蓦地奔出一队人来，急步如雷，转瞬已到了那百姓的面前。那队人无一例外的身着飞鱼服，

腰带绣春刀，神色冷然。

街头百姓不自禁地蹲下低头，神色骇异。在京城的人，不认识皇帝的人很多，可不认识这帮人的绝对没

有。

来的那队人竟是京城赫赫威名天子亲兵——锦衣卫！

为首那人眉心皱纹深刻，有如中了一刀后留下的疤痕，正阴森地望着那百姓，“没事跑什么？”

孩童见到这般阵仗，惊吓地睁大了眼睛，忘记了哭喊，那百姓哆嗦道：“小……人……”他哆哆嗦嗦半
天，一句完整的话儿都说不出口。

为首那人不耐的一摆手，那百姓见了，跪倒惨叫道：“大人，饶命！”那人面色森冷，根本对那百姓的哀
求无动于衷，命令道：“秋千户，姚三思，查查这人的底。”说罢急步向庆寿寺冲去。

锦衣卫潮水般的跟随，狂风般涌入了寺门，消失不见，孩童这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那百姓颤抖得如秋风中衰叶，却还不忘记死命地捂住孩子的嘴。眼看那孩童脸色涨红、不能呼吸的时

候，一只手伸到了孩童的面前。

那百姓惊叫：“大人你……”他突然止住了话头，孩童竟也不再哭闹，呆呆地望着那只手上的一只蚱蜢。

蚱蜢草绿，映得那只手有些发白，那只手秀气有力，轻拈着蚱蜢不动，沉静如山。那只手的主人脸色也

有些苍白，苍白的如终日不见阳光般，他沉默的时候，带着分春雨的迷离，可他看着那孩子的时候，嘴

角突然露出了笑意。笑意和缓，竟如乌云散去，春满人间。

那百姓从未想到笑容会在一人的脸上产生这般变化，可他感觉到那人的友善，不再害怕。那孩童显然也

感觉到这点，看了那蚱蜢片刻，突然伸手去接那蚱蜢……

那百姓心中焦急，可不敢喝止。那孩童接过了绿色的蚱蜢，才发现那蚱蜢是马蔺叶子编织而成。望着那

马蔺叶做的蚱蜢，孩童泪脸上带着笑容，如同经雨的花朵。

孩童期待地望着那男子，似乎询问这蚱蜢是否送给了他？

那脸色苍白的男子只是点点头，不再理会孩子，询问那百姓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声音微微嘶哑，
却带着难言的沉静。



那百姓心神回转，忙道：“大人，小人是路过这里去那面市集卖些早点，听到有钟响，很是害怕，这才
跌倒。这庆寿寺的钟很久没有响了……小人要走，就碰到大人们……小人真的是良民，求大人明察。”

旁边有个大眼的锦衣卫道：“秋千户，属下看这人不是坏人。”

秋千户的目光从地上的馒头落在那百姓的身上，反问道：“你怎么看出来的？他额头上有字？”

大眼的锦衣卫涨红了脸，忍不住搔头道：“这个嘛……”

那百姓又有些焦急，申辩道：“大人，小人真的是良民。小人本固安人，应天子的迁都旨意来到这里已
三年，一直做些小买卖……”

秋千户点点头道：“三思，把他的姓氏住址记下来，然后放他们走。”

大眼锦衣卫应了声，那百姓不迭地报上了住址姓名，领着孩子就要离去，秋千户捡起地上的一个馒头，

说道：“把东西收拾干净再走。”

那百姓忙收拾了担子和凌乱的馒头，带着孩子匆匆离去。

秋千户慢慢地剥去手上的馒头外皮，撕块儿放在嘴里咀嚼着，姚三思肚子咕噜的叫了声，这才记得值夜

未到轮班时就又赶到这里，肚子还是空的，有些后悔方才忘记拿个免费的馒头，赔笑道：“千户大人，
没吃早饭呢？”

秋千户望着寺门道：“废话。”

姚三思见秋千户望着寺门，不由得也向寺庙望去，低声道：“千户大人，这庆寿寺的钟的确很久没有响
过了，怪不得纪大人这么紧张的带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秋千户淡淡道：“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姚三思佩服道：“秋千户言之有理。”

二人举步，才到了寺庙门前，就见有锦衣卫立在门前，神色冰冷，招呼也不打一个。姚三思见同僚如

此，更肯定庆寿寺发生了惊天大事，心中难免嘀咕。秋千户还是脸色如常，却已咽下了最后一口馒头。

庆寿寺始建于金，元朝时期曾经修整，到如今实为大明护国寺，深得天子重视。寻常人等，根本无缘进

入寺庙半步。

庆寿寺中，气氛森冷，一些僧人彷徨而立，不敢乱走，众锦衣卫扼住了寺庙要道，神色肃冷，更昭示寺

中发生之事绝非寻常。

有一锦衣卫急匆匆地来到秋千户面前，略带不满道：“秋长风，指挥使让你过去。”那锦衣卫颌下短髭，
根根坚硬如针，目光也如针芒般地盯着秋千户，却是站立不动。

秋长风点点头，举步向不远处的九级高塔走去。

短髭锦衣卫略带诧异，挑衅道：“你去哪里？”

秋长风笑笑，“指挥使到了这里，肯定要拜见上师。既然是指挥使找我，我当然应去上师所在的地方
了，难道不是吗？”

短髭锦衣卫皱下眉头，拳头紧握又松，换了笑脸道：“秋长风，你最近很得指挥使器重，以后若是发达
了，别忘记了兄弟们。”

秋长风斜睨那人一眼，也笑道：“一定一定。”



那短髭锦衣卫不知秋长风一定的意思，却不再刻意为难，带着秋长风入了高塔。二人上了二层，只见塔

中宽敞，一穿着黑色道袍的僧人背对众人盘膝坐在窗旁，闻脚步声上来，也不回头。

塔中还有其余僧人和锦衣卫，眉间如带刀疤的纪大人亦在，可秋长风一上塔，第一眼留意的就是那个穿

着黑衣道袍的僧人。

僧人怎么会穿道袍？

那僧人让人第一眼望去，就是莫名其妙，可谁都不能否认他本质更像个和尚，因为他秃着脑袋，上有香

疤。就像锦衣卫不着飞鱼服，仍旧还是锦衣卫一样，和尚穿个道袍，无疑也应该是个僧人。

那僧人坐在塔中一动不动，若不是有阴风传来，吹拂着僧人的衣袂，让人几乎以为那僧人是木雕石刻。

塔内阴暗，僧人看起来极为的孤独落寞，连影子都没有一个……

秋长风见纪大人望过来，收回目光，抱拳施礼道：“指挥使，不知招属下前来，有何吩咐？”说话间，他
目光已瞥向塔内正中。

那里赫然摆放着一具尸体！

尸体头顶光秃，是个和尚，仰天倒地，上身精赤。尸体胸口有处血肉模糊的伤口，嘴角却带分诡异的苦

笑。

这人看起来，被别人杀死时，竟是有些得意的样子。

微风夹杂着细雨吹进塔来，秋长风见到那尸身脸上的笑意，背心似乎有股寒意。

庆寿寺原来出了命案，怪不得钟会响，纪大人如此紧张。秋长风想到这里的时候，心中诧异。这里是护

国寺，谁会冒险杀了寺僧？这寺僧恁地死的这般诡异？

纪大人望着秋长风，森冷的眼中掠过分期冀，低语道：“秋千户，你来得正好，看看这人怎么死的。”见
秋长风又向黑衣僧人望去，纪大人更低的声音道：“死的僧人是庆寿寺服侍上师的一个小和尚，叫做悟
心。尸体是另外一个服侍上师的僧人——悟性发现，悟性见悟心死了，忙去敲钟。我赶来时，上师就坐
在这里……”悄悄地看了眼那黑衣僧人，纪大人略带谨慎道：“上师似乎哀恸悟心之死，一直没有说什
么，我也不便打扰。”

他口口声声称呼那黑衣僧人是上师，对那僧人竟有股畏惧之意。

纪大人说话间，秋长风半蹲在尸身旁，微皱眉头道：“纪大人，验尸本是仵作的事情……”

纪大人冷哼一声，“你难道不知道，这事要经正常途径，肯定要惊动五军都督府那面的人……”顿了片
刻，纪大人眼珠转转，又道：“听说圣上准备对北方再次用兵，正需要都督府那面准备。这些小事，我
们就不必烦劳都督府、进而阻碍圣上的用兵了。”

秋长风望着尸体道：“纪大人事事为圣上着想，怪不得圣上极为喜欢。”

纪大人脸上挤出分微笑，“此乃为臣的本分之事罢了。对了，让你在寺外查的那人，可有凶手的嫌疑？”

秋长风摇摇头道：“属下详细看过，那人只是个寻常做小生意的百姓，绝不会是凶徒。”

短髭锦衣卫自从见秋长风后，就一直神色不善，闻言冷笑道：“秋千户方才留在寺外不过炷香的工夫，
能详细查到什么？我看是在敷衍纪大人吧？”

纪大人回望那短髭锦衣卫一眼，再看秋长风时，脸上露出狐疑之意。

秋长风神色平静，缓缓道：“那百姓本叫张阿三，儿子叫做张虎头，固安人氏。应皇上迁都旨意来到顺



天府，已入住顺天府长柳街三年之久，为人胆小懦弱，做早点生意……”

短髭锦衣卫质问道：“这些难道就能说明张阿三不是凶手？”

秋长风微笑道：“这些当然不能证明了。不过我观其衣袖裤腿，尚有盐卤未干的痕迹，想必是起早蒸馒
头沾上的……我尝了下张阿三做的馒头，又白又软，手艺相当不错。”

短髭锦衣卫嘲弄道：“你说来说去，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这和张阿三是否为凶手何干呢？”

秋长风笑笑，“当然大有干系，一个寻常百姓如果在庆寿寺杀了人，肯定六神无主，怎能像张阿三一样
还去蒸馒头做生意？既然张阿三蒸出了好馒头，证明他举止有如常日，心中无鬼，就不应该和庆寿寺的

事情有关了。”

短髭锦衣卫滞住。

纪大人缓缓点头，拍拍秋长风的肩头，笑道：“长风，你果然观察入微，没有辜负我的信任。好好做。
”微顿片刻，问道：“怎么样，可从尸体查出了什么？”

秋长风凝望着尸体，神色略带困惑，半晌才道：“属下暂时查不出尸体的致命死因。”

纪大人皱了下眉头，不待开口，短髭锦衣卫忍不住道：“死者胸口被凶器插出个大洞，显然是因此致
命，秋长风，你不要告诉我，那样还不算致命死因！”

纪大人突然回头低喝道：“孟贤，你再不住嘴，信不信我把你嘴缝起来塞粪坑里面去？”

孟贤脸色苍白，忍不住后退半步。

纪大人脸上余怒未去，转望秋长风道：“你如何判断死者胸前伤口并非致命伤呢？”秋长风皱眉道：“看
死者胸口伤痕形状、切口，应是被柄极快的短刀所刺……”

纪大人奇怪道：“你怎么肯定是短刀呢？”

秋长风缓缓抽出佩刀，将刀柄递给纪大人道：“大人，你试试用这把刀来刺悟心……”

纪大人比划片刻，点头道：“你说得不错，正常来说，刀身过长，应该刺不出这种角度的伤口。”

秋长风接过长刀插回刀鞘，眼中有种古怪道：“可有一点很奇怪，伤口近心脏处，一刀刺下，本该有大
量的血迹流出才对。”

纪大人眼露赞许，满意道：“不错，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我看尸体的伤痕周围，竟没有多少血流出，
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他拖长了声调，显然是在等着秋长风的解释，秋长风半晌才点头道：“不错，
这一刀刺下的时候，悟心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因此才没有大量血液流出！这点很不合常理……凶手为何
刺这无用的一刀呢？”

纪大人目光突然有分怪异，喃喃道：“除非这凶徒和悟心有极深的仇恨，这才会在悟心死后，又在他胸
口刺上一刀。也或者是他要确定悟心的确死了，这才补上一刀……”似乎感觉解释的难尽人意，纪大人
岔开话题道：“可如果悟心在被刺一刀前已死，他致命死因是什么呢？又有谁和悟心有这般深仇大恨，
要冒险来庆寿寺杀他呢？”

这些问题，纪大人其实早就想到，但怎么想都是没有答案，反倒越想越是心寒。凭借他多年做事的经

验，早感觉庆寿寺这看似寻常的命案中，隐藏着极为不寻常的内情。

秋长风皱着眉头，摸摸尸体的手臂，缓缓缩了回来，眼中满是惊诧。

纪大人见状忙问，“你发现了什么？”



秋长风迟疑道：“属下不敢说。”

纪大人有些不耐道：“你但说无妨。”

秋长风吸口长气，苍白的脸上露出分震骇，“属下怀疑这人……是冻死的！”

冷风袭来，众人都激灵灵打了个冷颤。

孟贤闻言，若非因为害怕纪大人发怒，早就大声指责秋长风荒谬。这种天气，雨虽沁心的凉，但怎么会

是冻死人的天气？

这个秋长风，最近在锦衣卫中表现很是扎眼，不想竟得出这种荒唐的结论。孟贤想笑，蓦地见到纪大人

的脸色，笑容僵在了脸上。

他从未见到纪大人有如此难看的脸色！

纪大人那一刻脸如死灰，嘴角忍不住地抽搐，眉心如刀疤的皱纹更是紧锁，甚至露出里面的一点血红！

原来那真的是道伤疤。

又是谁在纪大人额头留下的那道伤痕？

孟贤心中惊诧不已，不明白悟心就算是冻死的，纪大人为何会如此惊怖？这种表情出现在纪大人脸上，

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纪大人叫做纪纲，如今身为京中锦衣卫指挥使。

京城市井有童谣说：

“亲军二十二，锦衣独横行；如狼似虎卫，纪纲占头名！”

明朝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设十二卫为亲军，径直调度，而锦衣卫是十二卫中最重要的一卫，掌生杀大

权，甚至可独立审杀朝臣。当年锦衣卫在洪武四大案中掀起滔天波浪，捕杀数万臣子，横行无忌，朝野

失色。朱元璋后来因锦衣卫权利过重，废除了此卫，但当今永乐大帝朱棣自“靖难之役”继位后，不但将
十二卫的亲军扩充到二十二卫来加强铁腕统治，而且重设锦衣卫，制衡五军都督府，锦衣卫目前的最高

统领就是指挥使纪纲。

纪纲眼下身为天子朱棣的红人，为人心狠手辣，做事六亲不认，官职虽不算高，但权利极大，就算都督

府、内阁、六部都要看他的脸色。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被秋长风的一句话骇得如此厉害？

有风声呜咽，塔外树叶刷刷作响，好似那死者悟心正在述说自己的冤情……

许久，纪纲这才道：“你也觉得悟心是冻死的？”他的声音本来充满了森冷威严，这刻却有分嘶哑。

孟贤一旁脸色又变了下，他明白些事情，心中又有些糊涂。从方才一问得知，纪纲肯定也早看出悟心是

冻死的，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问秋长风悟心的死因？纪纲从秋长风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又为什么这

般恐惧？

这一件凶杀案背后隐藏的事情，似乎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多得多。

秋长风舒了一口气，带着疑惑的口气道：“不错，我觉得悟心是冻死的，因为有很多特征可证明这点。
悟心尸体微蜷，身上皮肤苍白，有冻伤红斑。最奇特的就是他嘴角略带苦笑，这是冻死之人常见的表

情。”



孟贤虽知道有人会冻死，但从不知道冻死的人有这多讲究，不由得心中暗妒，不明白秋长风如何会知道

这些？

“那他为何上身赤裸呢？”纪大人嗄声问道，眼中竟似有分惧意。

秋长风道：“这种现象也是人被冻死的反常现象，我听说……人冻死前会产生幻觉，甚至有燥热之感，
因此会脱衣。可有点属下实在想不明白，这种天气，怎么会有人冻死？”

纪纲神色竟有些恍惚，才待说些什么，楼梯口脚步声急促，姚三思跑上来道：“纪大人，都督府来人要
见上师。”

纪纲恢复了平日的阴森，喝道：“上师不宜见客……”向黑衣僧人望了眼，压低声音道：“孟贤，你挡住
他们，等我禀告上师再说。”他急急走到那黑衣僧人的身边，低声道：“上师，都督府来人了。为了……
不妨碍上师清修，下官想让他们回去……”

黑衣僧人也不转身，喃喃道：“到了尽头，还能回去吗？”僧人的声音极为的低沉，平静中似乎不带任何
感情，可让人听了，又觉得那不起波澜的声音中，有着无尽的波涛。

纪纲皱眉，思索黑衣僧人说的是什么意思。

在顺天府，能让纪纲陪着小心、琢磨心思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当然是皇帝朱棣，另外一个就是眼前的黑

衣僧人。

就在这时，楼梯口有人道：“原来纪大人在此，怪不得……怪不得……”

纪纲霍然扭头，才待呵斥孟贤办事不力，竟放人入塔，可见到楼梯口那人，突然堆出了笑容道：“原来
是杨大人和徐都督到了，想不到，想不到……”

楼梯口站着两人，左手那人仪表堂堂，顾盼自雄，右手那人神色清朗，长须飘逸，年轻时想必曾是个极

具魅力的男子。

那长须之人笑道：“纪大人有什么想不到呢？”

纪纲望着那长须男子，挤出笑容道：“杨学士又有什么怪不得呢？”纪纲眼下身为锦衣卫第一人，寻常官
员并不放在眼中，可见到眼前的两人，心中却带分警惕。

纪纲认得那顾盼自雄之人叫做徐钦，是开国功臣徐达之孙，眼下身为五军都督府的都督，掌顺天府的军

权。

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素来泾渭分明，明争暗斗，彼此不服对手，纪纲见到徐钦赶来，明里招呼，暗地骂

娘，知道徐钦若知庆寿寺发生了凶案，肯定会和他争抢查案。

这案子太不简单！

先不说悟心死因蹊跷，引发纪纲埋藏多年的一个困惑，单说这案子发生在庆寿寺，纪纲就不能不争取抢

先破案。

庆寿寺是大明国寺，在朱棣心目中极为重要，但眼下庆寿寺最重要的却是那黑衣僧人。

黑衣僧人叫做姚广孝。

姚广孝是庆寿寺的主持，法号道衍，一直都是亦僧亦道的打扮。少有人知道，他为何会这种装束，纪纲

也不敢问。

寻常一个主持，最多不过掌管一寺僧人，在纪纲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姚广孝这个主持，却可说是天



底下、甚至古往今来最有权势的主持。

因为他主持的是天下！

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亲自谋划，帮助天子朱棣取了天下。

当年朱棣之侄、也就是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登基后，削藩巩固政权，对众多叔伯抢先下手，将一帮叔伯不

是囚禁京城就是流放他乡，最后要对朱棣下手时，朱棣忍无可忍，以“靖难”之名兴兵夺权。

当时朱允炆拥兵百万，而朱棣只有几万亲兵。

可就是这几万亲兵，在姚广孝的策划下，击垮朱允炆百万雄兵，直杀到应天府南京城，杀得朱允炆丢盔

卸甲，杀得朱允炆下落不明，杀得大明又立出个永乐大帝。

朱棣视姚广孝亦师亦友，对于姚广孝的要求，从未拒绝。

因此也可以说，姚广孝的一句话，就能改变朱棣的决定。姚广孝要让纪纲死，纪纲就算身为锦衣卫第一

人，也得死！

就是这样一个人，纪纲怎能不刻意巴结？

这里发生了凶杀案，纪纲怎能不竭尽心力的破案？

可当年朱棣是燕王的时候，姚广孝就是庆寿寺主持。如今朱棣已是大明天子，可说是“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姚广孝还是庆寿寺的主持。

姚广孝在帮朱棣取得天下后，本来是应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不过是要还俗、还俗后仍旧回庆寿

寺重当和尚。

如此怪异的请求，谁都意料不到。

朱棣好像也想不到，但他尊重姚广孝的决定。

纪纲永远也想不明白姚广孝的心思，但这一次，他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为姚广孝破了这寺中的凶杀

案，就算杨士奇来帮徐钦，也夺不走他的功劳。

长须曾经英俊的男子叫做杨士奇，身为朝廷内阁左春坊大学士，眼下内阁第一人，深得天子器重，可纪

纲并不畏惧。

听纪纲反问，杨士奇笑道：“我到庆寿寺之外，发现鸟儿都不敢叫一声，正自奇怪，原来纪指挥在此。”

纪纲脸上带笑，暗讽道：“鸟儿不叫，因为它们知道不叫的好处，喜欢叫的鸟儿总是早死的。我想不到
是……这时候杨学士应该是在早朝的路上，而徐都督似乎应该筹备军备才对。可两位大人为何不约而同
到了这里，难道早知道这里有凶案发生？”

杨士奇含笑道：“来见上师，不一定非要等死人才到的。这件事倒不难解释，因为圣上要我等前来罢
了。我等来之前，倒不知寺中发生了凶案。不过既然有了凶案……”

徐钦立即道：“顺天府既然有了命案，就归我们都督府处置。”

纪纲神色狐疑，猜不到圣上为何让这二人前来，见徐钦不出意料的要抢着讨好姚广孝，纪纲心中冷笑，

故作公事公办道：“徐都督此言差异，事关重大，既然是锦衣卫先发现了凶案，又事关上师，按理说应
由我禀告圣上，再请圣上定夺谁来查案才对。”

徐钦心道，这件事若是经你口告诉圣上，哪里还有我的份儿？昨晚圣上让都督府派人协助上师做事，上

师肯定对都督府的人很有好感。一念及此，徐钦笑道：“既然事发在庆寿寺，那一切不如由上师决定好



了。”

杨士奇点头道：“徐都督此言很有道理……”远远望着姚广孝道：“还不知道上师意下如何？”

纪纲心中暗恨，却难以反驳，忍不住向姚广孝望去。

姚广孝竟还是背对着众人。

就算这京城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掌握兵权的五军都督、权倾朝野的内阁大学士来到他的身后，似乎也难

以吸引他回转一望。

众人虽是心中嘀咕，却无人不满，因为他们知晓，就算天子前来，姚广孝亦是一样的态度。

不知许久，空气凝得似乎已让众人窒息时，姚广孝终于开口道：“这件案子，谁都不用查了。”

众人脸露诧异，一时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命案，发生在庆寿寺，如此诡异，居然不用查了？姚广孝到底什么意思？所有人都困惑，但无人敢

质疑。

上师姚广孝说的话，素来也和天子旨意一样，不容置疑。

秋长风垂着头，还在望着那尸体，苍白的脸上带分凝重……在这些人的面前，他一个小小的千户，本没
有说话的余地。可他似乎看出什么，眼中竟有分不安。

只是这种不安，没有人留意。

纪纲迟疑半晌，才问道：“上师，那……怎么办呢？”

姚广孝缓缓起身，转过身来。

春风送雨，点点滴滴的从窗口吹到了他迟缓的身上。谁一眼看到他时，都觉得他年迈不堪，他一举一

动，仿佛都在拖着千斤重物，那无形的重物压沉年岁、压碎了年华、压走了曾经的意气风发。

到如今，曾经指点江山的姚广孝，看起来也不过是行将就木的苍老僧人而已。

塔中的每人心中都对姚广孝产生唏嘘之意，可没有一人情形于色。

姚广孝不是需要同情的人！

姚广孝缓缓地解下道袍，跪了下来，轻轻地将道袍覆盖在悟心身上，又坐了下来，双手合十，微闭双

眼，似乎念着什么。半晌后，姚广孝这才睁开双眼，望着尸身，不带感情的声音中，似乎有了分波

澜，“该走的一定会走，该来的……也肯定会来了。”

杨士奇见状，一直含笑的脸上也带分古怪，他虽然自诩才学，显然也猜不出姚广孝说的究竟是什么意

思。

良久，姚广孝迟缓道：“纪指挥……”

纪纲精神一振，上前道：“上师……卑职在。”

姚广孝缓慢道：“你找两个人，把悟心埋了吧，不要惊动别人。”

纪纲怔住，不想堂堂锦衣卫指挥使竟讨了殓尸的活儿，见徐钦嘴角满是嘲弄，纪纲心中不悦，可神色还

是毕恭毕敬道：“是，卑职亲自去办！”

纪纲示意秋长风一眼，竟弯腰下来，准备亲自抬尸，姚广孝摇头道：“让别人去做吧，我还有事请你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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